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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这个时候，黄昏已经锁住了牟氏庄园，庄园内的老老

少却没有丝毫觉察，他们只看到了阴沉沉的天空。还有细雨中翻

飞的燕子。

从凌晨三四点钟的光景，天空就飘着雨了，时紧时松，细细

地滋润着。墙根和树下的一些地方，泥土吃足了雨水，发出了嗞

嗞的喘息声，还不间断地吐出气泡。空气中漂浮着土腥气。蚯蚓

们亢奋起来了，在湿润的泥土里上下游动。那些不知名字的虫类

们，隐在湿漉漉的草丛中，把昏暗的白天当作了夜晚，肆无忌惮

地歌唱着。雨雾一拨又一拨地漫过屋顶，漫过日新堂屋前的百岁

紫薇树，迷蒙了昏暗的天色。屋前屋后的杨柳树，正是风情万种

时节，又得了充足的水分和蒙眬的雾气，绰约得如同仙女。

大半个下午之后，整个牟氏庄园的屋子里，就亮起了油灯，

时光毫无眉目地滑行，滑行⋯⋯

在日新堂少爷楼的恍惚灯影里，被牟家称为少奶奶的姜振

帼，长时间地候立在土炕前，使劲拽住男人牟金的一只手，想拽

住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点点旅程。过去她感觉黑暗的那一边很遥

远，没想到竟是这么近，她伸手就可以摸到黑暗那边的男人。现

在，男人的身体，就是架在黑暗和她之间的桥了。

一
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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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目光注视下的男人，一点点地坠入了黑暗。

黄昏就在这个时候悄悄着陆了。

年的这个黄昏，日新堂少奶奶姜振帼二十七岁，正芬

芳着，而滋润她的男人牟金却消散在黄昏的雨雾里。

日新堂少爷楼堂屋的大门，在寂静中发出沉闷的“吱嘎”

声，面对凄迷的雨雾敞开了。姜振帼的 环翠翠从那里面疯癫癫

地奔出来，踩着雨水，含着满眼的泪，奔跑在牟氏庄园内，去通

报几个老爷。

牟氏庄园院内套院，廊外有廊，丫环翠翠怀着恐惧，用缠裹

了的两只小脚，急速地敲打着厚重的青砖和石板。这丫环十六

岁，四年前就来到日新堂当差，虽然挨了少奶奶和少爷的不少打

骂，但也渐渐地把日新堂的屋顶，当作了自己全部的天空。她在

这片天空下生活，还没有想过离开这片天空，会是一种什么情

形。她毕竟第一次经受眼看着人死去的场景，死去的这个人又是

她的少爷主子，现在她最强烈的感觉，就是天塌了，地陷了。

翠翠最先奔月新堂的二爷牟宗升去了。

二爷牟宗升堂屋的门紧闭着，他正坐在李太太卧室内的椅子

上，举着长杆烟袋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，烟雾缭绕了他的面

容，还有他的心思。二爷抽烟的时候，也总是喜欢摆出个老爷的

架势。这架势看起来有点儿累人，他倒是习惯了。

炕上的妻子李太太猜透了男人的心思，就给他点破了，说你

甭费心思琢磨了，日新堂的少爷牟金，肯定躲不过阎王爷的这一

网了，都昏迷了三天，恐怕已经在阎王爷那里报到了。李太太是

一个很会察言观色的女人，也很会逢场作戏，在太太们当中，是

不太受欢迎的。实际上，这个人的肚子里，没有多少草料，她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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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儿能耐，都挂在嘴皮子上。

听了李太太的话，牟宗升摇摇头，说看牟金的气色，还不至

于这么快走的。

李太太就说：“他死了又能咋的？也不见得让你当家。”

牟宗升像被什么东西蜇了皮肉，抖了一下身子，把嘴里的烟

袋拔出来，对着身边的痰盂磕掉了烟灰，狠挖了李太太一眼，怨

她的话很不合自己的胃口。

他不再答理她了，重新装上了一锅烟丝，吸着，沉默地去想

自己的心事。

牟宗升是当今牟氏家族官位最显赫的老爷， 年曾为清

朝正三品的兵部侍郎。按清末朝廷的规矩，用钱捐来的官，最大

上限只能是三品。但因为他捐的黄金白银实在太多，于是又给牟

宗升外加两级，享受一品待遇。

虽然捐来的官没实权，但毕竟受过皇封，有正式的任命文

书，又是当地大财主，栖霞衙门的历届知府大人到任，一定要首

先登门拜见牟宗升，遇见了他的轿子，也是要让路的。

清朝覆灭，民国建立，牟宗升的兵部侍郎当不成了，但被委

任为栖霞县的商会会长，依旧是本县仅次于县长的二号人物。

他也确实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人物，走路的时候，宽厚结实的

身板总是挺得很直，摆出官人的派头。只要是出门，哪怕两里的

路，也要动用轿子。轿子可不是乱坐的，就是你家里有钱，没有

那个官位，也不能享受这个待遇，就像黄马褂只能穿在皇亲国戚

身上一样，是有级别的。他那顶一品轿子，比县太爷的可是阔气

多了，在大街上一晃，很挣面子的。再后来，轿子不流行了，他

就骑上了高头大马，依然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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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家族内部，牟宗升却与其他老爷没什么两样。他排行老

二，人称二爷。让他心里一直不舒服的是，在家族内部，他还要

受制于家族掌门人，就是快要咽气的侄子牟金。

现在的牟氏庄园内，有四大家，各有堂号，第一家日新堂，

第二家月新堂，第三家东来福，第四家南来福。日新堂是他们的

老堂号，始建于清朝雍正年间。牟氏家族繁衍到民国初期，已有

百余年的历史了。在百余年中，很多家族成员落魄成了自耕农，

或是贫苦人，而作为牟氏家族源头的日新堂，却一直如潮水般向

前涌动，并且又派生出了这三个堂号。

照古人的话说，一个家族兴旺三代，大致就要败落了，但牟

氏家族到了第九代，虽然不是鼎盛时期了，却还兴旺着。依照他

们眼下的家业，就是不再聚敛财富，牟氏庄园也还需要五六十年

的光阴，才能把剩余的家产消耗尽。

百余年前，他们的老祖宗牟国珑，也就是日新堂第一代堂

主，已经考虑到了子孙后代的兴旺大计，为他们留下了祖训。

第一，家族历代的掌门人，都由长子长孙继承。也就是说，

日新堂的长子长孙，是家族千古不变的掌门人。其他由日新堂派

生出来的小家庭内部，同样是长子长孙担任法定当家人。第二，

家族成员不准纳妾，不准嫖娼，不准抽大烟⋯⋯违反祖训的人，

一律清除出家族。

依照祖训，在历代的家产分割中，掌门人始终额外享受一千

亩土地和部分房屋，用来祭祖。从日新堂第一代庄园主开始，牟

氏家族小家庭中三代以上的祖宗神灵牌位，都由日新堂的掌门

人，供奉在祭祀大堂内。大多数祖宗牌位的后人们，都四处飘散

得不知去向了，但日新堂兴旺不败，他们灵位前的香火，也就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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绕不断。

那些派生出来的小家庭，兄弟们分割财产的时候，当家人也

额外享受一二百亩土地不等。优厚的待遇和严格的祖训，就给了

家族龙头旺盛的生命力。

然而作为家族掌门的日新堂，生殖力却不旺盛，到了第五代

堂主牟墨林的时候，才突然有了转机，太太给他一口气生了四个

儿子，又赶上牟墨林的家业蓬勃发展，多年持续暴富，进入鼎盛

时期，于是就开始扩建庄园，新建了月新堂、东来福和南来福，

四个儿子每人独居一座宅院。

牟氏庄园到了第七代，也就是牟宗升这一代，日新堂竟无子

女，就从排行老二的月新堂过继一子延续香火，仍旧采用长子继

承制，于是牟宗升的哥哥牟宗臣就成为家族掌门人。命运就是这

样安排的，牟宗升在排行老二的月新堂，还是家族的老二，只能

当二爷。

牟宗臣过继到了日新堂，生殖力也不旺盛。与太太鲁氏结婚

后，他像牛耕地一样，吭哧吭哧地一夜又一夜劳作，鲁太太的身

体就是不起反应。三年过去了，就在他筋疲力尽准备放弃了的时

候，鲁太太却突然怀胎，给他生了个儿子。大概是憋这个金蛋子

耗尽了精气，之后鲁太太就再也没有受孕。

几年前牟宗臣死了，唯一的儿子牟金，就成为牟氏家族的第

八代掌门人。

庭院深深的牟氏庄园，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，房屋五百多

间，管辖一百五十一个佃户村，五千五百多间房屋，六万多亩土

地和十二万亩山林，是中华民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。

现在家族的四大家，就成了三对亲兄弟的组合了。日新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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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宗臣和月新堂的牟宗升，两大家是一对亲兄弟。东来福的牟宗

贵和牟宗昊是一对亲兄弟，老大牟宗贵早逝，当时他的独子牟银

年幼，东来福暂时由牟银的叔叔牟宗昊当家。南来福的牟宗腾和

牟宗天也是一对亲兄弟，当家人是老大牟宗腾，兄弟两个都已经

成家，并有了一双儿女，但至今还没有分家。

六个老爷中，老大和老三去世得早，如今在庄园走动的，只

有四位老爷了。

亲兄弟分立门户，也就只剩下个名分，亲不到哪里去了，相

互的竞争是惨烈的，倘若你家破人亡，子孙照例会变成亲兄弟那

一脉的佃户。少奶奶姜振帼的丫环翠翠，祖上就曾经是牟氏家族

的一员，因为破了家业，变成了日新堂的佃户。

日新堂几代单传，家产只聚不散，而其他门户每代至少生育

两三个儿子，在历次的分家中，财产便越分越少。好在牟宗臣过

继到了日新堂，月新堂的全部家产，就由牟宗升一人继承了，相

比其他几个堂弟，他算是最富裕的了。

只是牟宗升这人的胃口太大了，天生贪婪，眼睛一直盯住哥

哥牟宗臣的家产，希望有一天那些土地、房屋和佃户，统统属于

自己名下。表面上，他给京城运送了大量的黄金白银，捐得了一

纸空文的兵部侍郎，很荣耀了，其实心里一直没有得到满足，只

因日新堂的家产实在太大了，几乎占四大家财产总和的一半。

眼下，本来就是独子的牟金，又留下一个独苗，家产依然不

可能分流，这怎能不让牟宗升惦念着呢！

牟金生病的这半年多，牟宗升的心就上下乱蹿，把守不住

了。他觉得，牟金一死，家族的掌门人应该是他了。牟金的儿子

牟衍堃才七岁，七岁的孩子芽芽能干什么？！理所当然由他来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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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门人。他做了掌门人，以后他的长子就是掌门人了，那么日新

堂专用来祭祀的一千亩土地，就应该划到他长子的名下了，那么

⋯⋯有几次，他心里甚至略带了央求地说，牟金侄儿，你就别逞

能了，熬着活受罪，你就快死了吧。

当头发湿漉漉的丫环翠翠，双膝跪在了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上

下折腾的心，使着劲儿要从嗓子眼蹿出来。

他用力咬紧了牙，用舌根封堵住嗓子眼儿里蹦跳的那颗心。

翠翠哭着说：“二爷，我家大少爷不行了⋯⋯”

牟宗升这个四十七岁的大老爷们，竟然忍不住内心的激动，

站起来说“：真的死了吗？”

说过之后，他觉得有些不妥，就忙换了关切而略带威严的口

气说：“知道了，告诉你家少奶奶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翠翠刚出屋，牟宗升就凑近了李太太面前，挥舞了一下长杆

烟袋，说“：真的死了！”

李太太说：“死了，不正遂了你的心，还磨蹭啥，不快过

去？”

“不慌，你先过去，等到那几家的爷们都去了，你让小六回

来告诉我。”

“要等到别人都到齐了再去？应该早去才对，你是他的亲叔

叔。”

“哼，过不了多久，我让那小妖精伺候你！”

李太太挖了牟宗升一眼，知道他说的小妖精是少奶奶姜振

帼，就说，你是想让她伺候你吧？说着已经下了炕，吩咐丫环小

六跟随自己，急急地去了日新堂。

李太太走后，牟宗升也就真的在想，牟金吹灯拔蜡了，姜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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帼这样鲜亮的女人，从此就要闲置起来了，真是很浪费。

想到这，牟宗升的心里还是隐隐地升起莫名的烦躁，身上的

一些毛孔竟然开始膨胀起来。面对着姜振帼这种女人，男人的身

体深处很容易发出一些喊叫，或者说欢唱。

曾有传说，牟宗升的哥哥，也就是姜振帼的公爹牟宗臣，也

曾再三从她身上偷眼。太太鲁氏觉察后，对自家的老爷不敢训斥

辱骂，于是就在姜振帼身上发泄愤怒。姜振帼刚过门那些日子，

因为夜里跟牟金没完没了地快乐，早晨常常起得晚，误了去鲁太

太房间请安，鲁太太就借题发挥地说：“那东西能当饭吃吗？也

不怕撑着你！”又说：“我们是什么人家？你们可别弄出动静来，

要是你们辱了祖宗，我就撞死在你们身上！”

坐在一边的牟宗臣就皱皱眉头，知道太太这些话是要塞进他

耳朵的，他就不敢去看儿媳的眼睛，干咳几声，把眼睛移到别

处。而姜振帼呢，总是红着脸垂了头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把当儿媳

应受的委屈憋在心里，一声不吭。公爹看了，就更伤心。有几

次，姜振帼给他端来洗脚水的时候，他一边搓揉着脚丫子，一边

想安慰她几句，却担心鲁太太听到了，在整个庄园吵闹开，丢了

他这个老爷的脸面。就这样，他每天看着姜振帼在自己身前身后

走动，却不能触摸甚至不能多看几眼，自然感到委屈和压抑，性

情终日忧郁寡欢，熬过三四个年头后害了病，不停地咳嗽，瘦成

了一把骨头，慢慢地合上了眼睛，不再受眼前那一团深不见底的

温柔煎熬了。

牟宗臣的死究竟与姜振帼有多大关系，其实是一个谜，只有

他本人知道。

眼下的牟宗升，对姜振帼也只是偶然想想，并不朝深处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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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个人就不同了，想她想得很苦，恨不得把她连骨头嚼碎

了，咽进肚子里。这个人是她的四叔，东来福临时的当家人牟宗

昊。有一天他去她屋里，趁四下没人，竟去捏了她白皙的手，结

果吃了一口唾沫，还有一笤帚狠打。

翠翠去的第二家就是东来福。牟宗昊比二爷牟宗升小三岁，

在整个家族排行老四，人称四爷。他瘦瘦的一副身子板儿，脸总

是阴沉着，不多话，一副很 他严厉的样子，喜欢戴一副小眼镜

是牟家几个老爷中，唯一读过书的人，曾在济南府的政法学校专

攻法律，也是栖霞境内第一法学专家。看起来文文弱弱，其实他

比二爷牟宗升还坏得多。二爷那点坏，都写在脸上，一看就是个

骄横霸道的人；他却是藏在心里，骨子里坏，喜欢玩弄计谋，喜

欢看别人在他的计谋中挣扎。许多事情他并不出面，而是让二爷

去冲锋陷阵，他只是幕后操纵，这就是读书人的坏。穷人们对法

律既陌生又惧怕，常常把他那副阴暗的脸当成了法律，或者五花

大绑，或者什么刑具，远远地就要躲着他走路。

牟宗昊虽然精明，他的太太陈氏却没一点儿心眼，属于傻大

黑粗的一类，经常坏了他的事。他就骂太太是猪脑子，只知道吃

饭睡觉拉屎放屁，别的就没了。

得到翠翠来报，牟宗昊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，心里却一阵

亢奋，那样子好像姜振帼变成了路边没人采摘的桃子，他随时都

可以咬上一口了。

牟宗昊住在东来福的老爷楼内，让嫂子赵太太和侄子牟银住

在少爷楼内，这很不合常理。他的哥哥牟宗贵早逝后，留下了侄

子牟银。勤俭耐劳的太太赵氏拉扯着牟银，孩子在牟宗昊的淫威

笼罩下长大了，母子忍受了牟宗昊许多欺凌。去年，刚刚二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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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的牟银就娶了掖县栾大地主的女儿栾燕为妻，虽单独支撑门

户，却仍没有摆脱叔叔的牵制，土地和钱财都由牟宗昊掌管。按

照祖训，牟银结婚后，牟宗昊应该把当家的权力交给已经成人的

牟银，但他却迟迟不提此事。

赵太太在牟银结婚后，就什么都不问了，深居简出，烧香拜

佛，以求清心寡欲地了却残余的黑白时光。

由于牟银的命运与牟金很相似，同病相怜，于是牟银看到翠

翠跪地哭泣的时候，他的泪水也就流出来了，哽咽着说了一句：

“牟金哥 ”哥哎

栾燕上前拽了他一把，说要哭到了那里再哭，这儿哭得不是

地方，赶紧过去帮嫂子打理事情，到了这份儿上了，怕是看热闹

瞅光景的人多。

燕的话，可谓入木栾 三分，这时节庄园内的老爷，确实多是

看热闹的。

牟银听了栾燕的话，就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跑出了屋子。

老爷楼的牟宗昊，却在翠翠走后，急不可耐地把太太陈氏朝

土炕上推。因为陈太太很胖，又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性欲高涨，

也就不愿配合，让他手推肩扛折腾了很长时间，才成交了。牟宗

昊搓揉着陈太太肥胖的身子时，脑子里全是姜振帼的影子，他甚

至感受到守寡了的少奶奶，因为多日不亲近男人，那身子竟格外

有了磁力，几乎要将他的身子整个吸了进去，他就痛快地叫喊起

来。

陈太太自然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叫喊得像挨了刀子的猪。

南来福的五爷牟宗腾比较痛快，翠翠跪在他面前还没起身，

他已经奔出了堂屋，高声吆喝自己的王太太和十四岁的儿子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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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：“快快，去日新堂。”

走了几步，又回身对翠翠说：“老六那里我去告诉他，你快

转回去伺候你家奶奶吧。”

牟宗腾这个人总是大大咧咧，他有自己的毛病，却从来不掩

藏。他喜欢女人，喜欢京剧，喜欢张罗事情，也喜欢让别人感激

他，常常给下人几个小钱，然后美滋滋地听下人对他说一些奉承

话。太太王氏就说他缺肝少肺，心里从来不搁事。

其实王太太也属于心里不搁事的人，似乎活得很明白，从来

不多管五爷的事情，由着他去折腾，南来福内的大小事情，她自

己去料理，并不依靠五爷。实际上，她就成了南来福的当家人。

忙不过来的事情，也就丢开了。她自己就说过：“有多少本事，

挣多少银子，我们就这能耐，也别抽筋剔骨的去强求了。”

老六牟宗天是牟宗腾的弟弟，白白净净，性情温和，有些女

人面相。老六的太太刘氏，小巧玲珑，倒是一个挺有心机的女

人，已经几次催促六爷，早一些跟五爷分家。王太太那边也看出

来了，就跟五爷商量，说六弟媳有能耐，就让她单独撑门面，我

们也少操了那份心。牟宗腾随和了王太太，打算今年麦收后，就

跟牟宗天各立门户，免得让弟媳刘太太总是当回事儿搁在心里。

南来福的一对兄弟，就一起去了日新堂，后面跟着王太太和

刘太太，还有两家的少爷牟财和牟宝。

日新堂的少爷楼内已经很混乱了，牟金的尸体从炕上抬到堂

屋正中，那里布置了灵堂，哭声响成一片。声音最大的是牟金的

母亲鲁太太，她撕肝裂肺地哭喊：“儿哟，我的命咋这么苦呀

她的命的确不能算好，老爷几年前撒手而去的时候，她也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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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哭过，但那时候她心里还有儿子压仓，母以子贵，她头顶的那

片天，依然是灿烂的。没想到儿子刚进了三十岁，就撇下了两个

年幼的子女，还有他没有享用几年的少奶奶姜振帼，随父亲去

了。

父子两人都是被肺结核病带走的。

女人们的哭声唱腔般抑扬顿挫，而那唱词似乎是早已准备好

了的。

姜振帼却没有哭，她似乎忘了哭泣，呆呆地看着身子还温热

的男人。

外面依旧飘着细雨，地上起了水泡泡。一时间，似乎眼前的

一切都跟她没有关系，她的眼睛盯住了水面上漂浮的水泡泡，破

了一个，又破了一个⋯⋯她很有耐心地一个个数着。

日新堂的账房先生、马夫、老妈子、伙夫、油坊磨坊以及耕

田的长工，三四十个下人，在六十岁的大管家易同林的带领下，

站在少爷楼前的雨地里一动不动，等待主人吩咐事情。按照常

规，首先要打发下人赶往牟氏庄园以外的亲戚家报丧，最远的地

方就是姜振帼的娘家黄县，骑了快马也要走小半夜，需要及早出

发。

丫环翠翠回来了，也站在门口等候着。姜振帼的目光才从外

面的水泡泡上移开，来看眼前的每一张脸。牟宗升和牟宗昊迟迟

没来，千头万绪的事情等着人来定夺，而鲁太太坐在一张太师椅

上，已经哭得昏天黑地，满脸是鼻涕和泪水，鼻子和眼睛都分不

出轮廓了。姜振帼跪在那里想，婆婆是不能依靠了，婆婆就是不

哭得像狗屎一样，也是指望不上的， 她肠子没几道弯弯呀。

姜振帼对鲁太太看得最透彻，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夜里就曾对牟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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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你娘就喜欢吃醋，喜欢猜疑，那心眼儿狭窄得穿不过一根

针。这比喻很贴切。

这一刻，姜振帼已经把日新堂所有的担 了。子搁在自己肩上

眼下乱糟糟的局面，让她心里焦急，火气攻心，就有些头昏目

眩。她想起自我疗救的好办法，就偷偷地掀起了自己的旗袍，用

尖尖的、长长的小拇指甲，狠狠地在粉嫩的大腿上划了一下，立

即就有蚯 状的血红，洇出了白细光滑的皮肤。

她麻木的神经又恢复了清醒。

站在她身后的牟银，把她腿上的那条印痕收进眼中，心里知

道少奶奶正坚挺着，跟命运较着劲儿。

大管家易同林把翠翠拉到一边，问翠翠，老爷们都通报了

吗？翠翠点头，她的眼泡泡肿成了两个小灯笼，这情景让人感到

死去的不是少爷，而是她的爹了。

易管家又问，老爷们都在家？翠翠揉揉两个眼泡，正要回

答，就看到牟宗昊匆忙走来了，后面跟着胖太太陈氏，她的腰带

还松松垮垮的没扎紧，两个屁股蛋子左一扭右一扭的，人刚进

门，就张开了大嘴号啕起来了。

牟宗昊和陈太太进屋子，李太太就从一只宽大的丝绸衣袖下

面，露出了被泪水浸泡的脸，朝站在墙角的丫环小六努了努嘴。

小六心领意会，转身出了屋子，回月新堂向老爷牟宗升通报去

了。

姜振帼瞅见李太太的神态，再看小六跑向门外一抖一抖的身

影，什么都明白了。

二叔呀二叔，你还是我们的亲叔叔哩，没想到这个节骨眼

上，你开始显摆了，晾晒我们孤儿寡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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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想着，姜振帼的泪水就源源不断流下来，脸上的胭脂很

快被冲刷出两道沟沟。

她的哭泣是无声的。

姜振帼虽然哭着，也没耽误心里想事，总在提醒自己：挺

呀，以后谁都靠不上了，靠你自己吧少奶奶。

牟金活着的时候，牟宗升就经常摆出他的叔叔资格，还有商

会会长的派头，在佣人面前对牟金耍威风，显示自己在这个家族

的位置。姜振帼想，现在到了遏制一下他气焰的时候了，如果让

他的气焰烧起来，她后面的日子就会火烧火燎的。

她心里想起了一句骂人的话：我让你猴子翘屁股，露出个红

脸腚。

她从丈夫牟金的遗体前站起来，一双泪眼投向了自己的大管

家易同林，泪光中透出哀怨的眼神。

她只是对易同林微微地点了点头，一句话不说，易同林就明

白了。他看到少奶奶一双泪眼，自己也就忍不住泪流满面了。

他很少看到少奶奶如此悲切。

这老东西在日新堂伺候了老主人牟宗臣快二十年，如今又把

少爷伺候归西了，对东家的每一个眼神都读得烂熟。

易同林抹了一把泪水，知道少奶奶已经不耐烦了，她的眼神

暗示他，按照规矩行使大管家的权力。

他把翠翠召唤到身边，叮嘱翠翠，要寸步不离地伺候在少奶

二

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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奶身边，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翠翠管了。他担心少奶奶万一脑子有

片刻的糊涂，去做了贞节烈妇，日新堂可就是树倒猢狲散了。

翠翠旁边，站着十二岁的大牛，是专门给少奶奶跑腿的，大

家都叫他“腿子”。现在少奶奶不会有太多的吩咐，易同林就

说“：腿子，你跟在我后面，随时听我的使唤。”

叮嘱完翠翠和腿子，易同林才对身边姓潘的马夫小声说：

“潘马夫，去，骑马去黄县，天亮前把少奶奶娘家人接来。”

潘马夫刚要转身，却被易同林一把拧住了大腿，潘马夫疼得

站立不动。易同林哑着嗓子说：“天亮前接不来人，我砸断你的

狗腿！”

潘马夫从大管家身边走开，后面的人就站上来，是少爷楼内

的老妈子。易同林对她说：“你去张罗白布和黑布，需要多少

丈，你要比我清楚。还有，把小少爷和小姑奶奶伺候好。”

老妈子点头去了，再上来的是厨房的佣人，易同林让她们快

去厨房准备面食贡品⋯⋯最后上来的是看门的老头儿树根，年龄

在六十开外，却很硬朗。除看守门户之外，他还负责给东家挑水

担柴。东家有三个伙房，每天需要十几担柴草和二十多桶水，没

有一个好身板是撑不下来的。

不等易同林说话，树根就请示说：“镇上的许多佃户，听说

大少爷没了，都等候在街门外，要进来哭丧，你看⋯⋯”

“先不要开门，我要问少奶奶。”

易同林干瘦的身子，像一个影子似的闪进了屋内，垂在姜振

帼右侧，说完了事，请她发话。姜振帼看了看外面黑黑的夜晚，

还有灯光里斜飞的雨雾，本想说明天一早再开街门，但转念一

想，现在让佃户进来哭丧，也算给她助阵了，如今孤儿寡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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